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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很多人問我們，全人現在立案了，不再

是「體制外學校」，會不會就這樣順應主流

價值的壓力了？尤其是，我們現在開始有了

明確的畢業學分要求，要如何幫助學生達成？

要如何延續我們對「自由寬容」的堅持？

以下我們將討論四個問題，作為對以上

問題的回應。

㆒、為什麼我們要以㈻校的方

式來辦㈻？

全人中學是1995年成立的，那時有熱心

於教育的人，想自己辦一所屬於自己的學校。

有些是家長，家長中有一些從事十幾年教育

之後，對體制內的學校很失望。也有一位創

辦人是畫家（從事專業現代藝術的創作）。

那時的情況是，沒有錢的人集合在一起，但

想辦一間學校，就是得再多找一批家長一起

來，辦一間合於自己理想中的學校。這些家

長大概出300多萬，集資去買一塊地就把校舍

蓋起來。在當時行政機關如果要追究，不曉

得要公訴我們違反什麼法令？依當時的法令

來看，土地法規、教育法規等…可能都違法

的。因為當初設校條件審查是非常嚴格的，一

個是設校基金、一個是校地。當初政府辦的

是大校、大班，要求的是大額的基金，與大

校地。

我們辦校後，縣政府依法年年來斷水斷

電，甚至要拆除房舍，一直到第三年、第四

年，邀請教育部和立法委員過來看，看後大

家都非常支持，於是立法委員在教育委員會

提案，修訂高級中學法，通過修法允許民間

合辦實驗教育。在原來的高級中學法中，高

中只有公立的與私立的，現在則多了一個實

驗中學。所以我們就可以依法正式設立這所

實驗中學。

2001年10月、11月時，我們正式提出申

請案，交給教育部。教育部對這第一個案子，

非常的慎重。特別組成了一個審議委員會。

那時在審議委員會召開的審議會中，大家幾

乎一面倒的支持我們的理念，同意我們學校

有合法設立的權利，只要符合設立條件就可

設立。當然成立後也會受到一些衝擊，當初

設校的法令，包括了土地法規。土地法規不

是教育部訂的，教育部在教育（包括措施與

實驗）已經鬆綁了，而土地法規是屬於縣政

府的管轄範圍，現在教育部有條件准許我們

設校，條件是我們必須把土地變更成為學校

用途。從九年前開始，我們一一面對立案的

種種挑戰，完成地目變更、通過設校計畫。

憑藉匹夫匹婦的雙手，從頭開始，想要開拓

一個比我們所拋下的家鄉更美、更好的社會。

2009年9月，教育部一紙完成立案的公文，標

示著我們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目標，並開啟新

的腳步。

回顧這十四年來的建校過程，當年全人

選擇以開放教育的形式辦學，是在回應教改

風潮中，對考試主義與威權主義的批判。如

共同創辦人劉興樑說的：「教育改革一定要

辦學校，要辦出一個學校來給人家看。在台

灣要辦出有成效的學校，至少要到國中以

上，既然要到國中，那就辦到高中」。

十多年來台灣另類教育的發展，證明

了我們當初的眼光是對的。我們直接興辦從

12-18歲的中學，到現在仍然是台灣教育改革

跑最前面的，我們學生自主、自在的表現，

全㆟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黃政雄／全㆟實驗高級㆗㈻前任校長

羅志誠／全㆟實驗高級㆗㈻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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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登山、公演活動中，表現出的領導組

織、協調合作的能力，證明了青少年原來是

可以自己辦到的。另一個對社會的意義是，

我們在立案過程中所開出的這條路，也可以

幫助其他有理念辦學的朋友們，不必在公部

門的迷宮中摸索另一個十年。

我們一直認為，只有以學校型態辦學，

我們的教育實踐，才能真正對台灣社會有所

影響。反過來說，也只有將我們的辦學，定

位為社會改革的行動，才能讓學生在進行公

共事務討論時，真實的與自己連結起來。「

學校」是孩子離開家庭，邁入的第一個「公

領域」。學校是一個為了學習、為了啟蒙而

設計的、寬容而進步的小社會。我們所說社

會改革的意思是，讓學生在這個小社會中萌

芽，習慣公共討論、與他人協調，學習獨立

判斷，做一個公民的準備。我們所說的公

民，不是奉公守法的那個意思，而是啟蒙運

動時代，孟德斯鳩說的，「讓受教者不需要

施教者」，也就是康德為啟蒙所下的定義：

自己走出依賴狀態。走出沒有他人引導，就

無法自行運用理智的狀態。

我舉幾個小例子，說明為什麼我們所做

的教育改革，是社會改革的行動。上個月我

們在自治會中舉辦「你是否贊成廢除死刑」

的辯論。這原是九人小組的一堂課，課程中

四、五位老師和十幾位學生，蒐集了國內的

一些資料，以及卡謬的一篇文章，就正反雙

方的立場、價值觀，做了大致的討論與零星

的交鋒。接著延伸在自治會以辯論的形式討

論，由於大家都沒有參加正式辯論的經驗，

因此花了一番時間鼓勵學生組隊。反方以兩

位高中生為核心最先組成，並找了一位國三

學生加入；正方則是兩位國中生慨然接戰，

但一直缺第三位，於是由一位老師支援。辯

論的過程很精采，我們全程錄影了。反方先

舉了一些兇殘犯案的實例，主要在說寬恕的

艱難，這樣的兇殘若發生在我們的家人身上，

我們自問會不會想報復？除了「那個人」（

耶穌）之外，誰能做到寬恕？正方則企圖將

閱讀卡謬的想法帶出來：懲罰、死刑，無助

於減少類似的罪行，而死刑這件事，也就是

用比個人更強大、更冷酷的力量殺人，只會

對社會造成傷害。而台灣社會是要走向以人

權立基的社會？還是古老部落社會中，以命

償命的社會？反方認真的回應這個問題，他

們引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認為每個社會的

法律、或是規範，一定是反映那個社會普遍

的、既有的正義觀（比如東亞俗民社會，以

命償命、死有餘辜的想法），而強加上去的

道德、或是正義觀（比如歐洲啟蒙以來的人

權觀念），反而會背離社會；正方則回應沒

有人可以做到寬恕別人，但也沒有人可以確

定他的判決不會出錯，由其死刑是剝奪一個

人的生命，是無法挽回的，沒有一個人可以

高於另一個人，做出這樣的判決。

以上這個整理，其實已經加上了我抽象

化的歸納，實際進行過程中，學生的話語樸

素多了。我們在過程中，一方面看到學生還

有許多可以慢慢學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我們看到他們透過自己原有的常識，親身去

體驗、去理解、去嘗試任何一個公民，都

應該可以做到的事：參與社會重要議題的

討論，參與並共同形塑這個社會的核心價

值。漢娜鄂蘭曾努力去理解當年納粹極權社

會，是如何形成的？她認為是那群中產階

級，他們曾經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但卻

失去了他們的使命，因此轉而依賴一個比他

們單獨個人更強大的存在。我想借用她的話

來說，我們說教育改革是社會改革的行動，

就是要找回我們每個人做為公民的使命，或

者是commitment。
回到那次的辯論來說，原先大家沒有經

驗，就是以嚴謹的形式，作公開討論的經

驗，因此有些怯場。但在這次辯論後，感染

了在場的多數人，很多人回到宿舍、回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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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繼續討論這個議題，更有許多人躍躍欲

試，想要促成第二次的辯論。

從這個過程看來，我們在引導學生進入

公共議題討論時，年長的、有經驗的孩子也

許可以理解什麼是使命，但對大多數的青少

年來說，如何引起動機才是重要的。《眼

淚》的導演鄭文堂上次來學校做電影巡演及

討論時，說他拍這部電影，是想拍出一部讓

媽媽看得懂，而且會喜歡的電影，至於討論

「轉型正義」的使命，還是得先放在背後。

有一次我想到這點，就問一起參加辦學說明

文宣的阿另，是什麼動力讓妳參與學校招生

活動，遊戲動機與使命感的比例大約是多

少？我認為讓我們成為一個公民的動力，或

者說是讓我們學習的動力，應該這兩者都有。

㆓、㆟的㈻習動機是怎麼來的？ 

幾乎每一個老師進場開始教學時，碰到

的第一個困難是，我們看到小孩子在課堂上

多意興闌珊。那麼，人的學習動機怎麼來

的？當然我們最希望達到的第一個學習動

機，是從好奇心、從遊戲來的動機；第二個

是從成就感來的動機；第三個是從典範的感

染力來的動機；第四個是從功利的目的來的

動機，就是希望先「讀書」，然後可以做什

麼，做什麼，這是時下最流行的學習動機；

第五個動機是從害怕受到處罰開始，就是一

種制約。當然，我們最希望的學習動機是順

序愈前面愈好。

我對全人教育的理解，大概是建立在

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中所提到的，也跟

我自己學習的經驗有一些共鳴。席勒在書簡

中提出的基本論點：我們人有兩種動機：一

種稱作sensual drive感覺動機，就是透過各

種感官：視覺、聽覺…去接觸世界的那種

動機，第二種動機叫做form drive形式動機：

他說人們希望從世界紛亂的表象中找到一些

形式（form），找到意義。他說人有這兩種

動機，但是在這兩種動機中，若你只有form 
drive，那麼世界是貧乏的，因為只有抽象的

東西沒有具體的事物，你的世界是貧乏的；

而若只有sensual drive，你的世界是混亂

的，因為沒有辦法從sense data裡面整合出意

義，整合出form出來，所以席勒在這邊提出

的論點是：人其實最主要是由遊戲動機在驅

動的。你想想看，你去看小孩子的遊戲，或

者是原始人，原始人可能比較接近小孩，你

看原始人以前所做的刀劍，我們可以說刀劍

只要能夠砍傷人，只要實用就好，為什麼原

始人開始在刀劍上雕花？連那劍鞘都雕的非

常漂亮？他說這些都是來自於遊戲動機play 
drive，他說人在學習的時候都是由遊戲play 
drive所驅動，當人整合人的理性和感性的能

力，專注地投入創造力活動的時候，人即達

到最自由的狀態。

席勒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狀態：

Holistic state，就是全人。

全人教育就是由遊戲動機來驅動學習的

教育。席勒在這裏形容的狀態，是當人由遊

戲動機驅動的時候，專注地整合人的所有能

力，理性與感性的能力，投注到學習的狀態，

這狀態是人最完滿的狀態，Holistic state，
也是人最自由的狀態，所以我用這來理解全

人教育。要設計這樣的學習環境，也就是談

到實踐層次，我們認為，這個環境必須備有

一個不可或缺的要件是：要讓小孩子產生那

個求知的好奇心，又要讓那種眼睛裡面閃出

的亮光持續下去。很重要是自由，安排自由

探索的那個環境，有包容力的環境。

㆔、為什麼我們堅持解放父權

心態，塑造㆒個㉂由寬容

的環境？

這十四年多來，全人最大的特色，就是

堅持給小孩子很大的空間，給他一個真正自

由與包容的環境，有了這個環境之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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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才可能比較全面。就是說，除了知識

以外，孩子可能還對善惡、對人際關係、甚

至於對性等等作各種探索，幾乎是全面的探

索。當然累就累在要作這樣的探索。

我從一個我自己的經驗開始。同樣是在

自治會上校長報告的時間裡，對學生們說了

兩件事：首先，是歐巴馬的健保案，在參議

院以七票之差過關。這個法案的意義，幾乎

可以類比於小羅斯福的新政、與詹森的民權

法案，讓我們再一次地相信，民主政治仍能

有效運作，讓社會持續向公理與正義邁進。

歐巴馬的成功，不僅在於他的理念的正當

性，更由於他務實地與美國的政治現實搏

鬥。藉此我想說的第二件事是，我想提醒同

學們，自由不是跟著感覺走，不是半調子得

過且過，這樣是easygoing，也就是來得輕

鬆、去的也容易，如同我們的學生黃迦寫的

那首歌：「美好的感覺就這樣一去不回來」。

我們不該讓我們的學習、我們的選擇、我們

的承諾，變的這樣可有可無。因為這樣玩玩

而已，無法造就任何東西。我們要的是，我

選擇學什麼、做什麼，就要扎實的投入，為

自己的選擇負責。如同歐巴馬對民主黨參議

員說的：「你有機會為作過的承諾貢獻一己

之力…而現在就是你實踐承諾的時刻。」

那晚小曾來找我聊，顯然是準備好的來

說。她先舉自己身邊的其他例子來說，意思

是再怎麼有道理的事，如果沒有說的好，而

引起人的情緒反彈，就不會有好的效果。接

著再說到早上的事，我用我所謂說真話的方

式指責家愷，我說他該不會分不出什麼是認

真的事，什麼只是好玩的事。小曾說她那時

很想站出來跟我說：你不能這樣講。你頂多

可以指責他不曉得分配時間，以致於在羽球

練習時缺席有違承諾而已。我錯的是撈過界

的指責，因為那強加的指責偷渡了我未經檢

驗的，對於什麼是認真投入的、什麼是半調

子好玩的評斷。

沒有這段認真的談話，我無法僅靠自

己，察覺到自己幽微的父權心態。

我藉由這個例子想說的是，我們之所以

堅持寬容自由，是為了解放你我都有的父權

心態，以及因此而來的恐懼與依賴。在全人

十四年來，我們持續這樣的堅持，讓我們有

一個比較開放的環境，讓我們，包括老師、

家長在內，有更好的機會去除對威權的恐

懼、對懲罰的害怕。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們

的學生有這種膽氣，對一個大人這樣的說道

理。我們每個人可以在這樣的氣氛下，開始

對自己誠實，讓我們可以自在的認真生活，

並勇於嘗試、犯錯，（一個認真生活的人，

怎麼可能不犯錯？）讓我們可以合乎情理的

去接納自己、以及別人：在自我實踐的過程

中，必然要走一些迂迴的路（並不是冤枉

路）。有這樣的開放的心靈，才可以在挫敗

中找回勇氣。

讓我們回想我們自己的教育過程，或者

是看看現在的一般教育，比較著重的是知識

片段的成績，因為唯一的檢測方式只有一

種，就是考試。尤其是由於考試所用的紙筆

測驗，勢必只能檢驗所累積的東西，就是片

段的知識有多少，而沒辦法真正去開展整個

想法，整個探究過程。在我們這個學校，可

能因為空間比較大，可以容許小孩子在這個

禮拜對一個有興趣題目全力探索，讓他整個

禮拜花大部分時間去想這個題目。當然其他

課他也會去上，但他所有的精力會擺在想這

一題目的相同問題上，在這個問題想了一個

禮拜、兩個禮拜得出一些結果後，再回過頭

來問其它問題。

在一般的學校裡，學生可能沒有這種空

間與時間，也不被容許，因為這個對考試沒

有用。所以在這邊，你的學生不管是在時間

或空間，或是實質塑造的環境，環境不只是

硬體，還包括軟體，就是人跟人的對待關

係，老師跟學生的互相對待關係。老師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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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跟學生是可以做到互相尊重，所以我們的

學生在課堂上對老師是沒有畏懼的。常常學

生在問問題的時候，他會不分輕重的問出大

問題。孩子自己不知道輕重，可是小孩子問

出來的問題，卻可能剛好是那個領域裡面的

大問題，小孩子常常會做出這種事情，讓你

覺得小孩子跟大師問的問題都很像，但是他

不知道、不知輕重。在小孩子聽老師講的時

候，老師的角色更重要，小孩子有沒有在

想，或者他被其他東西吸引。其實老師在自

己的領域中的涉獵與熱情是很重要的，就是

說，如果老師的涉獵廣，就可以準備很多各

種各樣有趣的問題，小孩子在聽到有趣的問

題時，眼睛會發亮。但更重要的是，有趣的

問題讓他眼睛發亮以後，還要有辦法發展出

那種可以跟他繼續討論的問題。跟他討論的

時候，要想辦法回到卡爾巴柏提出的那種猜

測、反駁的過程，讓小孩子嘗試去提出那個

猜測與解答，然後加以反駁，老師在這裡面

扮演的角色是很類似科學家的。

㆕、為什麼我們堅持㈻校的使

命，是塑造㈻生內在的㉂

由？

這是我們一開始辦學時的許諾：引導學

習者透過自身的體驗、探索與成長，去求得

思想、心靈的解放及內在的最大發展。

什麼是內在的最大發展？有一個叫胡塞

爾（Husserl）的人對學習下過定義，他說學

習不是知識片段的累積，學習是一種成長過

程，一種growth，在每一次的認識行動中，

你可以用越來越複雜的方式去建構課題，然

後課題的複雜度會一直增加，課題的複雜度

增加，回過頭來又會提昇主體的認識能力。

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對事件的認識。譬

如說認識葉子，一開始小孩認識到葉子有各

種形狀、不同的顏色，這是它的差別，可是

如果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有

機會隨著已有的認識真正去做過探索，從葉

子的形狀、顏色，到葉脈的對稱，然後進到

細胞的層次，進到葉綠素，再進到原子的層

次，或者再回過頭來用美學的眼光，繪畫的

眼光探索怎麼去呈現，或者怎麼用文學的描

述手法…。這就是隨著這些課題的複雜度，

葉子同樣是葉子，但他在建構葉子這個課題

的知識的過程中，葉子知識的複雜度不斷的

增加，不斷的增加，然後在不斷的增加中，

回過頭來提昇他的認識能力，甚至還有創造

力。

我們所許諾的，是當代民主社會的核心

價值：人權。曾經來過台灣的德沃金，在談

到美國兩黨惡鬥、互相不信任的現實時，提

到一個可能的和解途徑：那就會到一個我們

都可以接受的共同價值。那就是人權。於是

他繼續討論人權的意義。第一是每個人都有

與生俱來（intrinsic）的潛能，這是普遍的

價值。而教育所許諾的，是透過人為的方

式，栽培這樣的潛能，讓這樣的潛能實現。

因為每個生命的實現或浪費，不僅僅是個人

的事，而是關乎整個公民社會的事。

人權的第二個面向，是反求諸個人的：

每個人都有責任，去判斷什麼是美好的人

生，他可以採納別人的意見，但不能允許別

人去幫他做判斷；同時他有責任在他的生命

中，去實踐他所採納的價值。

接下來我想務實的說明，我們希望在自

由寬容的環境中，塑造怎樣的內在自由。我

將之拆解為三個面向。

● 學會獨立學習

● 學會獨立判斷，並進入公共生活中實踐

● 獨立建立起對文化及美好生活的品味

獨立學習指的是：塑造一種後天的習

慣，在現代文明的四項基本能力上，都可以

經由常識，建立起一套方法，有效的自我鍛

鍊。這四項基本能力是：透過閱讀達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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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觀察與記憶、清晰的表達、數理及抽象

思考。並憑藉著這種習得的能力，有勇氣去

面對、去解決未知的、新的問題。

再來是獨立判斷，並進入公共生活中實

踐。要持續的具備獨立批判、獨立判斷能

力，要有前述的基本能力做基礎，並在實際

生活經驗中持續保有膽氣。這也就是我們常

說的「膽」與「識」。過去十幾年來，我們

的確明顯的發現，在全人這樣寬容、沒有威

權與恐懼的環境下，自在成長的小孩，比較

敢質疑、挑戰權威；但我們也看見了，當基

本能力不足，統整經驗、表達的能力沒有鍛

鍊起來時，這樣的膽氣就只夠用到某個層

次。要持續的批判思考，起碼要有能將標的

看清楚，後續的辨証才有辦法繼續發生。

最後是教育者最常遺忘的、卻也是最不

可少的：要能獨立建立起對文化及優美事物

的品味。一個人如果可以投入他喜愛的事物

中，這樣一個「自由而孤獨」的人，能時時

刻刻從美好生活中找到喜悅與動力，而能確

認、並實踐他的使命。

愛因斯坦也寫過一篇文章在談「論自

由」，還有「教育」兩篇。他說人有兩種，

兩種人的價值觀其實差異很大，譬如說要辦

這所學校，很多家長、或者很多社會人士，

在辦學時就一定會出現很多不同的想法和做

法，想法和做法，就跟價值觀有很大的關

係，價值觀不一樣的人辦出來的學校就不一

樣。愛因斯坦在這篇文章裡面講到：既然人

的價值觀有這麼多差異，我們可不可以在合

作中，退回到大家可能都會同意的假設？科

學家是這個樣子合作的，他在文章裡寫的很

清楚，要我們回到大家都會同意的假設，得

出公設後，從公設出發，再開始推理，推演

往後怎麼走。他提出的兩個公設，我想大家

都會同意：1.每一個人將來都要過一個幸福

自在的生活，2.過幸福自在的生活有兩個基

本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維生能力，第二個條

件就是人的精神潛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我想

這兩個都應列入人要成為全人的必要條件！

談到教育理念時，他還特別提到，有一件

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認識到每一個小

孩，都有那種貪玩的傾向，與了解事物的

慾望。

我們在全人這十幾年來，可以充分在小

孩身上看到這個東西，小孩眼睛裡閃的亮

光，他們真的有了解事物的慾望。而我們也

一直在想這個問題：那個閃亮的東西怎麼不

見了？那種好奇心，那種了解事物的慾望、

跟貪玩的傾向怎麼不見了？我想大家都了解

部分的答案。愛因斯坦認為在教育工作裡

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引導這種貪玩

的傾向，怎麼帶領小孩帶著他們的好奇心，

帶他們真正去完成一些事情，然後建立自己

的成就感。對這個年紀的小孩來說，最重要

的就是那個自信與成就感。全人教育是否成

功，就要看我們怎麼在發展他們的好奇心與

貪玩心的過程中建立自信，幫助他們在這個

階段完成最重要最關心的事。

為什麼那種了解事物的欲望是重要的？

因為人的成長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一次

又一次的打破原有的框架，就好像盆栽長大

需要換盆一樣，需要鼓舞學生挑戰未知的喜

悅，勝過對舊盆的依戀。最後我們再講一個

故事：米開朗基羅也曾面臨過這樣的考驗，

他看著辛苦完成的教堂壁畫，心底很清楚有

一些無法抹去的失誤，若要認真面對，就非

得重頭再來不可。若要說服自己，這樣已經

不錯，以他的層級，也沒有人可以對他說什

麼。這樣的猶豫鯁在心理，然後他在酒館，

喝了一杯啤酒，微微餿掉了，他提醒老闆，

老闆二話不說，走進酒窖，把同期的酒桶全

戳破不要了。米開朗基羅當下做了決定，回

去教堂抹掉畫好的，重新來過。

我們以這個故事做個小結。我們的教育

所希望喚起的內在自由，是這個意思，自己

能夠成為自己的主人，自己能夠成為自己最

誠實的批判者。


